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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錄

Daisy人在紐約（媒體人）：
Be a woman，在我看來，就是你循 本性天

性生活，而不是遵循社會標準或者他人視角改變
扭曲自己。是一朵花，就有一朵花的姿態。4.25

曲黎敏（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教授）：
人為什麼會春困？天地之陽氣生發太快時，人的氣血不能及時

跟上，氣血不能上頭，和到達體表，人就頭腦昏沉，身體倦怠，
所以春困也屬於人體自保。此時若能「披髮緩形、廣步於庭」，就
會漸漸神清氣爽。4.26

連岳（專欄作家）：
羅素先生有句話值得一再推薦：神父在瘟疫時召集教徒祈

禱，使人更容易被傳染，這是有愛沒知識的危害；甘願為希
特勒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是有知識沒愛的危害；愛與知識
要兼具，不然就會釀下禍害。4.26

微 言 大
義，或是以

小見大，或是新鮮八卦。微
博時代，每周精選語錄，是
以記之。（以下均轉載自新
浪微博）

微語錄

藝術人生一路走來
出身潮汕華僑世家的蕭暉榮，自小熱愛畫

畫，中學時便已自己動手創作連環畫，畢業
後首份工作是就職於潮陽縣文化館。時年不
足20歲的他，有幸接觸到大量館藏書畫，這
些藝術精品的熏染，成為開啟他步入藝術殿
堂的第一道重要之門。隨即展開的文革浩
劫，不但未磨滅他對藝術寶庫的探求之心，
反而令他結識了許多被扣上政治反面標籤的
藝術大家—與劉海粟、吳作人等大師們的
緣分，恰在那個特殊年代展開。

日後當人們欽羨於他有幸與大量畫壇名家
結交時，他只報以一句謙謹的「緣分使
然」，淡淡帶過了那場政治意圖與藝術價值
被纏拌扭曲的歷史裡，他曾如何無所求地對
一眾前輩們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支持。所謂
危難下方見人心，在最考驗人性的時代裡，
他對藝術純誠的保育之心，不但令他汲取到
大師們的創作營養，更成為多年守得雲開
後，他個人文化產業發展之路上的無形財富
—大師們紛紛主動將珍貴原作，贈予這位
勤勉後輩；成立於1989年的「香港藝苑」，更
是在劉海粟先生的熱忱鼓勵下正式誕生的。

30年前，蕭暉榮移居香港，翌年便與黃幻
吾、周昌谷兩位畫壇名家，在香港與美國兩
地舉辦三人聯展，一夕名動四海，畫壇許多
德高望重的前輩紛紛對其技藝表示讚賞，而
他並未將藝術視野局限於創作本身，更將之
擴闊為博採百家的交流—致力於接待海內
外中國書畫家的「香港藝苑」，成為港英時
期香港唯一一間以傳播傳統華夏藝術為己任
的交流機構、30年來共接待千餘名頂級華人
藝術家、更舉辦40餘次包括黃永玉、饒宗頤
等大師在內的個展與聯展。

人們在讚嘆於這位輾轉從藝近50年的藝術
家，能同時將文化產業做得別開生面時，卻
往往會忽視，其實蕭暉榮的成就正源於他一
心尊奉藝術，而不問名利。他說：「幫畫家
們，也是幫自己。」他其實不是生意頭腦活
絡的人，只是因 對藝術品與藝術家的珍
視，他堅信保育傳統文化是自己的責任。因
而，無論是暗無天日的文革動亂年代裡，對
老畫家們不計代價的幫助，抑或「藝苑」開

幕之初，同許多藝術家全憑信用交往、連一
紙合約之憑都省去，蕭暉榮秉承的，始終是
自己的藝術態度。他笑言道：「我只是在藝
術這條路上，勞動態度很好。」

文化產業締結中華情
中華文化既是蕭暉榮的創作之魂，也是他

生平最重視的力量源泉。而早在當年他初來
香港時，便以超前的眼光，看到了文化產業
作為結連宗族認同感的紐帶意義。「香港首
先應認同它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香港
藝苑」正起意於此—港英時代的港人缺乏
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度。

那時的蕭暉榮便以筆下梅花這寄予了古意
內涵的「喜慶」符號，向香港藝界傳達傳統
文化欣欣向榮之感。畫紅梅而不俗，反取其
中最具生氣的大氣精髓，故而被劉海粟先生
讚為「前途無量」。

他遠不只關心如何將自己筆下的梅畫出昌
盛風骨，更強調身為文藝工作者，責無旁貸
該為中華價值體系添一分力。「在香港，這
個問題尤其重要，老一輩港人深受英據時代
影響；而時下的許多80後年輕人更自以為他
們足夠了解中國。」

但實質上，香港正因欠缺對自身宗族文化
的認知，才得來「文化沙漠」這一稱謂。蕭
暉榮相信，香港若想真正做到經濟與文化同
步發展，回歸傳統土壤汲取養分，是必須走
出的一步。他的藝苑，亦只是為推進這目標
盡些細微心力。

國人對同根同源的強烈認同感，成為蕭暉
榮以推廣藝術結連兩岸民族感情的基石。

「蕭」在台灣是擁有30萬宗親的大姓；2008
年，他的「中國畫．雕塑展」在台展出時，
起初定名「水墨畫」展，但他堅持改用「中
國畫」這一展名，展覽一經登陸台北，便牽
動了包括藍綠陣營在內三分之二蕭族炎黃之
心的欽敬。蕭暉榮對中國國民黨中評委主席
團主席蕭天讚表示，這些國畫與傳統雕塑，
正是令台灣人民耳濡目染於大中華文化氛圍
的有力實物。

從潮汕到高雄、台南、嘉義的這條蕭氏血
脈，被他用中華文化精神貫穿為海峽兩岸的
藝術橋樑。他說：「作為藝術家，其實可以

做到很多事，只在於用一顆怎
樣的心去做。」傳統底蘊與愛國責任的融
合，彰顯的是畫者在畫外的社會價值。他認
為：「文藝工作者該有這自覺性。而能穿透
政治認同的隔膜、去彰顯中華文化一衣帶水
之情的藝術，才是凝厚而富能量的。」

藉文化產業的穿透力去傳達善意，他所做
的還遠遠不止於此。2006年中日關係止步不
前時，蕭暉榮帶給東京的中國畫展中，以工
筆繪製的巨幅《松梅頌》，將民族精神的強
韌不朽展示給了近鄰之國，令時任日本內閣
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刮目相看。無國界的藝
術交流，反而推進了國與國間的距離。新華
社《參考消息》稱頌這次文化聯動，為日後
溫家寶總理訪日作出了鋪墊，堪為文化產業
軟實力的一則佳話。

而於上月末在本港，由「香港藝苑」舉行
的中日藝術名家春茗筆會，更以香港與日本
藝界首屆高規格交流盛事之姿，匯聚日本藝
術界對中華傳統藝術心存熱忱之士，以藝會
友、以藝興邦，共同探討兩地藝術發展願
景，及中華文化之深厚寶藏。蕭暉榮對此的
感觸是：「通過這樣的交互，我們會發現，
其實日本一樣有許多熱愛中國文化的藝術
家，這次來港的日本代表團團長，就曾訪問
中國逾80次。異國人士都能如此視我國傳統
文化為知音，那麼我們身為中國人，理應對
傳承自己的藝術有更深刻感悟。」

新作反哺於時代活力
筆者亦曾驚嘆於在從事大量社會文

化活動、奔走兩岸三地文化界之餘，
蕭氏如何平衡自身的創作時間、在創
作質素上節節攀升。這位永遠神采奕
奕的藝術大家，三言兩語便已釋疑。

「我從沒有個人的休息時間，也從未因忙於
社會活動，超過夜裡10點鐘回到家。」他笑

表示：「別人的一周也許是5天，但對我
而言則是7天。在學習中工作、在工作中學
習，藝術創作的層面上，我對自己從不滿
足。」他正是這樣「補回」自己的創作時間
—除夕夜的12點他在工作、大年初一他亦
起個大早開始作畫，不知疲倦、只覺充實。
或許，這即是他的筆永不會鈍的秘密所在。

他強調作畫需是天分與勤力之結合，但我
們心知，他為深愛的藝術創作所灌注的努
力，實不足為外人所能想像。「我畫每一張
畫都要畫到徹底滿意為止，並且會不斷請前
輩和同輩們提出修正意見。」這種認真，是
創作態度，更是人生態度。一幅已裝裱完
成、看似趨於完美的作品，他仍會謙遜地向
人徵詢意見，該進行修改時，重新修改再次
裝裱也是等閑，他毫不以為意。「只因為人
生每件事都必須認真去做，馬虎不得。」

畫藝「更上一層樓」，離不開的是政通人
和，這是蕭暉榮創作背後的清明思考。「藝

術要體現出時代精神，要令人們感受到正面
的力量、感受到我們民族與社會的發展活
力。」

誠然，藝術家的成就乃時代造就，亦當反
哺於時代的向榮趨向。在今年這個身兼建黨
90周年與辛亥革命100周年雙重意義的重要年
份，他便將以6月份拉開帷幕的系列巡展，
在江蘇、北京、廣東等重要城市，向廣大觀
眾展示《日出東方》、《朝華頌》等上一年
傾心竭力繪製的巨幅新作。這一系列作品的
特點，是歌頌愛國之情的「喜慶」和諧、以
剛勁有力的傳統筆觸，謳歌新時代賦予藝術
的靈動源泉、將普世價值的精神通過水墨之
細膩感性，抒發得遼遠寬廣。

心懷天下，方能譜出對藝術的大愛，蕭暉
榮以他幾十載風雨兼程中，對中華文化的癡
與誠，塑就了一道傳承中華傳統藝術的範
式。而我們亦如此慶幸，能有一位將文化產
業視為己任、將對家國藝術之愛視為生命能
量的書畫大家，為香港藝術傳播領域，譜寫
下這動人的華彩篇章。

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藝術傳承愛滿懷
——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

對蕭暉榮的欽敬，源自展卷薈萃他多年書畫心血的《翰墨緣》，一本透

濃重傳統藝術情思的作品集，一旦翻開就令人不忍釋卷。他畫青山白水，也

畫應節水仙，他遍覽牡丹梅花的競相爭榮，亦關顧田園風物的質樸之情；在

他筆下，纖雅至松梅，廣袤至河山，無不剛勁有力，又繁複精細。色與韻的

起承轉合間，作畫者以紙墨，盡透對中國傳統景物的深重之愛。而當真正有

幸與蕭氏對話、聆聽他講述自己藝術創作背後的人生精彩時，方才懂得，他

至美的筆鋒背後，是傳承中華文化的愛之滿懷。正是因由這對家國天下的全

情投入，他才開創出了結連兩岸三地傳統文化傳承的藝術格局。今年是建黨

90周年與辛亥革命100周年雙重意義的重要年份，蕭暉榮向廣大觀眾展示

《日出東方》、《朝華頌》等傾心竭力繪製的巨幅新作，將普世價值的精神通

過水墨之細膩感性，抒發得遼遠寬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韓小玲

藝術傳承愛滿懷
——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

本月26日開張的「筆可能」文學營，以「字在山水」
為主題，召集愛寫作的本地年輕人，初探文字構成的人
世關係。作為本次活動的營長，俞若玫也正是借助 文
字的帶領，直面那些引發生活困境的一個又一個主題：
環保、自由、女性主義⋯⋯

差點被工作異化
俞若玫的身份模糊，有時被人標上藝術家，有時是社

會運動家，在科網鼎盛時做過中層管理，也曾為亞洲小
姐給電視台寫公關稿。蠻可以像模像樣的過 中產生
活，卻在急速運轉的密集工作下，產生快要墜落的眩
暈。她曾見識過科網泡沫的興起，「我曾在全球最大的
Internet公司American Online做了4年的creative director，
後來他們收購了華納，是當時全球最大的一宗貿易。我
也就在那一日辭了職。」競爭公司搞技術壟斷，橫行霸
市，「我覺得整件事太恐怖了，那時在Internet的世界
完全沒有實質的業務，而且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恐

怖。」她是年輕的主管，手下30多人，她每日的工作就
是坐在桌前安排分工、找生意和尋廣告。「當你年輕就
坐到了高位，會有很多困惑。24小時不停的工作，不停
的想新的計劃，整個人也變得惡起來。」高薪厚職的背
後，有她承受不了的虛空和沉重。

剛出道時，她曾參與過香港報紙「文化版」百廢待興
的開墾。明明是飲食版，她和編輯靈機一動，竟然開了
一個「小小說」的專欄；和同事志同道合，曾一心讓傳
統文化版面走活潑和大眾路線；還曾遇到剛回流香港的
阿頭，放手讓她大刀闊斧。「那時候也沒有facebook，
你做了什麼，做得怎麼樣，沒有人來告訴你。當時年輕
又自我，離開媒體也是忍受不住寂寞。」

可是，只有寫作從未停止。

自由的修為
年初出版的散文集《繁花千相——特行女子的另類踐

行》，全是她對幾位堅持文化藝術事業的女子所做的訪

談。自全職修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
兩年後，她開始兼職在大學教課，卻時常遭遇
女學生振振有詞的世界觀。「能夠成為別人的
太太、別人的母親已經足矣。我當然無法否定
這種幸福，但是不是作為女性只有公主或主婦
兩種身份？愛情和家庭之外，還會不會有什麼
叫你發狂的東西呢？」她承認，在自己停下腳
步回望過去時，盤根錯節的困惑的確在女性主
義理論中得到疏導。「還有關於權力的關係、
空間政治等，都令我擺脫思想困頓的處境，繼續向深層
的真相走去。」「但女性的狀態是後來慢慢醒的，也見
到了身邊朋友發生的事情。」

她寫作最瘋狂的時期，是一邊上班，一邊同時給兩份
報紙寫專欄，近幾年她的寫作腳步反而慢了下來，除了

《繁花》，她幾乎沒有再寫新小說，而專欄只保留了1
個。「寫久了，這種體式會反過來影響我的寫作。」做
全職寫作人是奇跡，有三頭六臂的人才能保存一點淡淡

的綠色，為了那抹綠，她不再讓生
計拉 自己偏離寫作太遠，她的關
心公民權益、表達自由、環保可持
續都是她創作觸角的延續。

「其實《繁華》這本書討論的一
個主題是，甚麼是自由。我選擇採
訪的人都是經濟獨立的，這一點很
重要，不然你講的東西就是虛的，
你所講的生活狀態沒辦法延續。我

理解的自由，應該是見到自己的局限、缺點和不足之
後，但仍可以安然的去面對，從而克服恐懼。我自己的
修為還沒夠，我容易煩躁，一旦煩躁就會被很多東西所
困擾。」

這種修為需要時間，學要靜謐。她說她會嘗試寫劇場
劇本，用文字試探其他的表達領域。有的人用視覺，有
的人用聽覺，她要繼續用文字去紓緩生活留下的坑窪不
平。 ■文、攝：梁小島

俞若玫 寫作尋找繁花

《蕉石梅花圖》（2010）

《朝暉頌》（2010）

《萬荷圖》（2010）


